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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雅萍

买房变奏

本版投稿邮箱
2457901059@qq.com

自打女儿去市里上班之后，买房子就成了我的心事。
每次去女儿学校，看着教师宿舍潮湿背阴不说，还住

了五六个女孩，铁架子床挤满十几平方米的空间，心里就
难受。闺女抱怨说，还不如我大学宿舍条件好呢。那一
刻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买套房给闺女住。

和老公说起此事，他听了默不作声，我急了。他说，
结婚二十二年，已经买了三次房子了，不想再受累了。

诚然，从最开始的四十多平方米的婚房到现在居住
的一百二十多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哪套房子都是咬着牙
勒紧裤腰带买下来的。记得最初的婚房，客厅只有几平
方米，小得可怜，就那样的房子还是单位里清退的房改
房，只有少数人能分到。记得拿到房子的时候，距离我和
老公的婚期只有一个月时间，简单粉刷一下、买了家具，
一个温暖的小家就呈现在面前。当时是特别开心的，有
地方住，就很满足了。

女儿两岁的时候，小区后面的平房拆迁，新的楼房拔
地而起。有一次，女儿看着粉刷完毕的新楼房，怎么也不
愿意回家。是啊，新旧对比，连幼儿都知道新的好。我们
下定决心买新楼，不单面积大，更因为新楼是商品房，可
以自己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来那么多钱？而
且当时根本没有住房贷款，除非把当时住的房子卖了。

刚说卖房子没几天，就有人来看房，当时就确定下
来，第二天付钱，第三天我们就凑够钱去交了新房款。

第三次买房是在十年之后了。因为在城南开了一家
店，离家挺远的，每天早出晚归，女儿经常放学回家没人
管。老公说，咱们赚钱不就是为了孩子吗？不行就在店
附近再买套房子吧。

那时刚把上一套房款还完没几年，刚松了口气。也
是还年轻吧，根本没想到有很大压力。所以当看中现在
居住的这套房子时，立即拍板。厚着脸皮向亲戚借钱全

款买下了。
当我们欢天喜地搬进新家的时候，我长出一口气，

说，这回再也不用买房子了，儿子结婚就在这套房子结，
我们回老楼住。

时代在进步，新的楼盘势如破竹，在各个新区拔地而
起，房价也是节节攀升。买房子的念头就如雨后春笋般
疯长，可是很快便被摁下去。是的，财力有限，不想再背
负上一身的债务。现在想起都后悔，如果当初买了该多
好，房贷怕是早就还完了，那时的房价多低啊。

看了很多楼盘，新的、二手的都有。有几套满意的，
价格却不合适；价格合适的，楼盘状况又不满意。犹如相
亲，好的看不上咱，孬的咱看不上。

然而，老公这次却强烈反对，他认为没必要买，闺女
在学校住着挺好，屋里有空调，旁边有卫生间、热水，而且
还免房租；学校食堂饭菜也便宜，挺方便的，不就是挤一
点嘛！再说女孩子总归要嫁人，男方家里都会准备婚房。

闺女听了不吱声，却噘着嘴。我说，咱们老了可以去
住呀，离丫头近点不好吗？他说，到时再说吧，不知道儿
子以后去哪，还得给儿子买房子。我说，如果儿子去北
京、上海，你能买得起？我觉得先买一套，丫头住着方便。

老公默不作声，不知是不是不想和我争论，还是觉得
我的话有道理。反正我就当他默许了。

房子选好了，女儿说，妈，到时我帮你们还贷款，等我
结婚后这房子就是你们的，我不要。看着懂事的女儿，我
毅然签下自己的名字。

交房的时候老公也去了，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总体
还算满意，我的心也彻底放下。

结婚二十三年，买了四次房子，日子始终过得紧紧巴
巴，从未觉得自己宽松过。但是再想想，只有房子会一直
都在那里，等着你去住，给你一个温暖的家。

第三个瓜甜
□朱辉

半夜拿到
录取通知书

□海陵

1979年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我读的
是一所农村“带帽子”中学(这种中学是在
小学的基础上增设初中甚至高中，有点类
似给人戴了个帽子，所以叫“戴帽中学”，它
是“文革”中城郊接合部农村教育特有的现
象，目的是解决农民子女就近读中学的问
题)，每年只能考上一两个。从内心来说，
我是非常渴望上大学的，虽然我是城市户
口，考不上大学的话可以招工进厂，但是我
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前途。

那时的农村条件还比较差，交通基本
靠走、通讯基本靠吼，不知道什么时候发
榜，也无从打听，就一天天傻傻地在家等
消息。

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晚上很晚了，家
里人都已收拾完睡下，我照例在昏黄的灯
光下看小说。突然，在县城工作的二哥回
来了，父母亲赶紧起来，这大半夜的二哥突
然回来，别是发生什么事了。要知道，县城
离家三四十公里远，半夜肯定已经没有班
车了，二哥是骑自行车回来的。二哥在我
们一脸的疑问中顾不上歇一歇，笑嘻嘻地
从身上背着的黄书包里掏出一个大信封给
我，我迫不及待地抽出来一看，简直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上面赫然写着“南京师范学
院录取通知书”，我考上了！

二哥说，这几天他每天都抽时间去县
教育局转，那时候录取名单会第一时间红
榜张贴在教育局院内的墙上。那天下午下
班后他又去看，看到榜贴出来了，上面有我
的名字，激动得不得了。看到高招办的办
公室里还有人没下班，他就进去问录取通
知书什么时候发，人家把我的通知书找出
来给他看，说下午刚到，明天就发。他说是
我哥哥，人家就直接把通知书给他了。那
个时间天都快黑了，他放好通知书，想都没
想，骑上车就往家赶。一路上拼命蹬车，黑
灯瞎火地摸着往前骑，一次都没有休息，就
想让我们早点知道这个好消息。

捧着通知书，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脸
上露出了笑容。母亲张罗着给二哥弄吃
的，他稍微歇一会儿还要再骑车回县城，赶
上早上上班。大嫂是省“三八红旗手”，去
南京开过会，她告诉我这所学校漂亮得很，
全是宫殿式建筑。那个时候考上大学是了
不得的大喜事，夜已深，可大家一点睡意都
没有，全家人一夜无眠。

老乡拉来城里一车西瓜，我看他如何卖瓜。西瓜正
是旺季，市场上卖瓜的摊位很多，一个接一个。

老乡很会做生意。有人买瓜，他煞有介事地搬起一
个，左手托起，右手轻轻拍拍，放下；再托起一个，拍拍再
放下……拍到第三个，好了，他嘴里一边说着“这个熟得
好”，一边装袋、过秤、收钱，然后送顾客满意离开。又一
个顾客过来，还是前边那一套。一会儿工夫，就卖了好几
个。看看左右，有的摊位还没开张呢！是老乡的瓜质量
好，还是价格便宜？都不是。他之所以出手快、卖得好，
据我观察很大程度上赖以他卖瓜的技巧，尤其他那“第三
个瓜甜”的小细节，帮了他多半的忙。

我知道老乡是个有经验的老瓜农，西瓜质量的好坏，
无需挑拣也无需手拍，拿眼一看便知。再说，这些瓜都是
他在承包田里选择优质地块亲手种出来的，天天侍弄，情
况他了如指掌，只要摘了，没有欠生不甜一说，闭着眼睛
随便搬一个都是好成色。可他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施
展如此之手法呢？

老乡说：“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卖瓜心理战。你货
再顶，不热情、不认真做给人家看一看，人家怎么会相信
你呢？怎么会买你的账呢？”

我如坠五里雾中，这和直接搬一个有什么区别？
他说，有啊，区别大了。凡是来买瓜的，都希望买一

个好瓜，可自己不识货，把希望寄托给你。你直接搬一个

给他，就是告诉人家你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情。恰好，你
又是个卖瓜人，这就难免让人家不放心。说话间，一个女
顾客过来了，他低声说：“你瞧着……”

女顾客问过价钱后，说要两个，让老乡为她挑选，老
乡选都不选直接搬起脚底下的两个瓜放在电子秤上。女
顾客不高兴了，问熟不熟？老乡说，不熟不要钱。女顾客
仍然有所怀疑，过完秤后要老乡给瓜开个口看看，嘴里还
说买瓜是用来招待女婿的，不熟就麻烦了。老乡看我一
眼，拿起瓜刀，在西瓜上切了一个小小的三角锥，用刀尖
挑出来在顾客面前晃一晃，又填回去。瓜瓤红彤彤的，一
看就是又甜又沙的那种。

顾客走后，老乡说：“不是有句话叫货比三家吗，顾客
货比三家后来到你的摊位上，还要货选三次呢，你一次选
中给她，她怎么能接受呢？这是大部分人的心理。”

哦，我懂了。美好的结果需要辅以美好的手段。第
三个瓜甜，不是虚假的应酬，也不是故意的哄骗，而是生
活的技巧，是递给顾客的一张真诚的名片。老乡虽然没
有多少文化，可是在卖瓜方面，他堪称一个合格的哲学
家、一个心理学家。

老乡的瓜快卖完了，我离开的时候，他搬起一个顶大
的西瓜往我车上放，我赶紧制止，说，第三个瓜甜，你给我
个不甜的算什么？

老乡笑了，我也笑了。


